
世界态势

46

2022年在沙特阿拉伯外交史

上或许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导致

的全球能源短缺和地缘政治格局

变动使沙特的战略重要性日益凸

显。在国族主义意识形态推动

下，沙特不畏美西方国家施压，

充分利用大国博弈留下的战略缝

隙，积极拓展外交空间，实施多

元平衡的灵活外交政策，在国际

舞台上一时颇为抢眼。

对美外交略胜一筹

2 0 2 1年美国总统拜登上台

后，沙特与美国的关系急转直

下，不复特朗普执政时期的“蜜

月期”。拜登政府对沙特实施

“价值观外交”，借自201 5年

发生后持续至今的也门冲突、

201 8年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事

件等问题向其施压。沙特出于三

重考虑，采取强硬政策回击：一

是认为美国实力已大不如前，单

一依靠美国不再符合沙特日益多

元的国家利益；二是认为美国持

续从中东战略收缩，意味着其对

沙特的安保承诺已然松动，同时

拜登政府上台后试图恢复伊朗核

协议、放松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制

裁等举措直接损害了沙特的国家

安全利益；三是乌克兰危机升级

后，沙特作为手中握有石油剩余

产能的头号石油出口大国，战略

地位得到大幅提升，不愿再对美

国俯首称臣。

2022年7月，拜登为阻止石油

减产，一改傲慢态度访问沙特。

然而，这次被美方寄予厚望的

“破冰之旅”并未扭转沙美关系

颓势。2022年10月，在沙特主导

下，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与非欧佩克产油国（欧佩克+）

第33次部长级会议决定，从2022

年11月起，将原油总产量日均下

调200万桶。该决定不啻为在美

国2022年中期选举前对拜登政府

及其所在民主党的沉重一击。然

而，此后拜登政府反而主动向沙

特示好，称鉴于沙特王储穆罕默

德已于2022年9月担任首相，按照

国际惯例，作为政府首脑，他在

卡舒吉案上享有司法豁免权。这

不仅意味着卡舒吉案已彻底“翻

篇”，也宣告拜登政府对沙特实施

的“价值观外交”以失败告终。

沙美关系转圜与美国国内

政治动态及中东海湾地区的地缘

政治局势密不可分。一方面，美

国民主党在202 2年中期选举中

所获成绩好于预期，美国汽油价

格也有所下跌，这使拜登政府不

再迫切需要沙特在石油产量上进

行配合。另一方面，针对伊朗的

情报与军事合作，成为沙美关系

缓和的入口。伊朗核协议谈判再

陷僵局，使美国、伊朗关系与地

区矛盾缓和的“希望之窗”逐渐

关闭。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俄罗

斯与伊朗的军事合作成为后者与

美国的新矛盾。美国对伊朗威胁

的担忧与日俱增，沙美两国再次

找到了利益交汇点。2022年11

月，美媒报道称，沙特同美方分

享的情报显示伊朗即将袭击沙

特。虽然随后伊朗否认对沙特构

成威胁，但这次情报合作成为沙

美重启战略协调的重要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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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外交日趋自主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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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15日，美国总统

拜登对沙特进行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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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在2022年持续动荡的沙美

关系出现企稳回升趋势。在两国

此番较量中，沙特通过斗争维护

自身利益，明显占据上风，这在

沙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在对美

博弈达到预期目的后，沙特及时

收手，希望修复与美国关系，这

也反映出沙特对美外交“斗而不

破”的灵活性。                                                     

对华关系迈上新高度

2022年12月7～10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应邀赴沙特首都利雅

得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

会、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

合作委员会（海合会）峰会并对

沙特进行国事访问。此次“三环

峰会”是阿拉伯国家联盟全体成

员国首次与一个主权国家举办峰

会，成为中阿关系史上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作为峰会的

首倡者和东道国，沙特为这次重

大外交活动的成功举行做出了重

要贡献，彰显其在中沙、中海和

中阿三个层面上引领中东国家

“向东看”潮流、全面发展对华

关系的战略决心。

峰会期间，中沙就发展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和各领域务实合作

取得丰硕成果。两国元首亲自签

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决定每两年在两国轮流举行一次

元首会晤，同时将中沙高级别联

合委员会牵头人级别提升至总理

级。此外，双方决定加强“一带

一路”倡议与沙特“2030愿景”

的战略对接，签订了数十项政府

间、企业间合作协议。承办“三

环峰会”也标志着沙特外交伙伴

多元化的重大转向，尽管美国不

断试图阻挠沙特发展对华合作，

但沙特顶住压力，做出了符合自

身利益、世界格局与历史潮流的

正确选择。

对俄保持战略协调

随着美国页岩油革命的成

功和其他替代性能源不断抢夺国

际市场份额，以沙特为首的欧佩

克已无法轻易左右国际油价。因

此，2019年，沙特等欧佩克成员

国选择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重要

产油国结成战略联盟，联手调控

国际油价，建立“欧佩克+”机

制。该机制的建立标志着俄罗斯

成为沙特能源政策方面的重要合

作伙伴，这使沙特与俄罗斯的利

益被深度绑定。

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沙特未

按照美国的要求选边站加入“反

俄联盟”。沙特呼吁俄罗斯从乌

克兰撤军，但反对美西方使用制

裁手段向俄施压，同时还向乌克

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主动在

俄乌间斡旋促谈。2022年12月，

在沙特王储穆罕默德的亲自斡旋

下，俄美在阿联酋阿布扎比机场

顺利完成在押人员交换，用美国

女子篮球知名运动员布莱妮·格

林娜换回俄罗斯商人维克托·布

特。与此同时，沙特与俄罗斯在

“欧佩克+”框架下的石油政策

协调仍很密切。乌克兰危机发生

后，沙特还趁机收购和投资俄罗

斯能源资产，并以低价大量购入

俄原油，用以发电或转卖。

外交自主性上升的现实基础

沙特外交自主性上升是内因

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内因

看，沙特拥有成为中等强国的资

源与条件。沙特是海合会、石油

输出国组织的“领头羊”，也是

二十国集团（G20）中唯一的阿拉

伯世界成员国，其石油储量居世

界第二位，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石

油出口国。据世界银行预测，沙

特2022年经济增长率将达8.3%，

领跑全球，其经济总量也有望突

破一万亿美元大关，成为地区首

个万亿经济体。

此外，沙特是伊斯兰教第一

圣地麦加与第二圣地麦地那所在

国，在伊斯兰世界拥有独特的重

要地位。自2011年阿拉伯剧变以

来，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阿

拉伯传统强国陷入动荡，沙特则

保持政局稳定和经济繁荣，逐渐

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地缘政治中心

和领导力量。沙特年轻一代领导

层上台后，在2016年推出“2030

愿景”规划，推动国家全面转

型，将本国定位为“阿拉伯与伊

斯兰世界的核心国家、全球投资

强国、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世界

枢纽”，这标志着沙特开始怀揣

“强国梦”。这折射出沙特外交

思想的民族主义转向，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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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梦”的驱动下，沙特不再以泛

伊斯兰主义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

础，而试图以国家利益优先的民

族主义取而代之，沙特外交的终

极目标随之改变，维护国家利益

的决心空前坚决，外交话语带有

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从外因看，利益多元化促

使沙特与大国发展多元平衡的等

距离外交，在大国间“多面下

注”。美国曾是沙特的主要石油

销售市场、投资目的地和安全提

供者，双方在“石油换安全”的

基础上建立了联盟关系。然而，

美国通过页岩油革命实现能源独

立后，其对中东地区石油的依赖

显著下降。美国自沙特原油进口

量从1990年的每天约200万桶下

降到2022年的每天约40万桶，

2022年其进口量仅占沙特原油出

口量的约5%，因此，美国能源市

场对沙特来说已变得无足轻重。

然而，在安全和军事上，美国仍

将是沙特的重要盟友。当前，沙

特难以在该领域找到替代伙伴，

因此仍将长期依赖美国的安全保

护。此外，美制武器在沙特军事

装备中占比高达75％，离开美国

军火及零部件、后台软件和维修

支持，沙特军队将难以运转。不

过，由于从中东战略收缩已成为

美国的长期战略，这决定沙美关

系未来将难以平顺。

与此同时，亚洲国家已成为

沙特原油的主要出口市场，目前

沙特约75%的出口原油销往中日韩

印等亚洲国家，其中销往中国的

原油约占沙特原油出口量的四分

之一。中国已成为沙特最大的石

油出口市场，沙特也是中国最大

石油进口来源地。因此，维护亚

洲石油“大买家”，已成为沙特

外交的重中之重。在沙特与大国

的关系中，中沙关系最具前景，

这不仅是因为双方在能源等领域

拥有巨大互补性，也因为发展是

双方合作的主要导向。沙特举办

“三环峰会”后，部分西方媒体

将其误解为该国开始“脱美亲

中”，但这其实并不符合沙特多

元平衡的外交转型方向。同时，

与俄罗斯在能源政策方面的协调

也关乎沙特的现实利益。可以看

出，沙特与大国的关系具有显著

的议题性，这决定沙特在不同领

域与不同的大国合作，并利用大

国博弈获得更多外交空间。

然而，沙特在外交领域仍

存诸多短板。沙特外交自主性上

升是因应美国持续自中东战略收

缩的被动之举，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自身实力的不足。近两年，

沙特融入中东地区外交“缓和

潮”，主动改善与卡塔尔、土耳

其、以色列等国关系，但沙特与

有关国家的矛盾并未得到真正化

解，其所处地缘政治环境也未得

到实质性改观。例如，当前沙特

仍深陷也门冲突泥潭，尚未找到

体面脱身的方法；“卡舒吉案”虽

已结案，但修复它对沙特国际形象

的破坏绝非一日之功。此外，乌

克兰危机的升级是国际突发性事

件，它在短期内造成全球能源供

应短缺，却难以扭转全球能源转

型的总体趋势。这意味着沙特若

不能如期实现国家全面转型，其

国际地位或将被重新定位，而这

将制约其外交能力的拓展。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

东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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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7日，在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正式举行前，中国、沙特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国旗飘扬

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街头。


